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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理想国”

———评余三定《南湖藏书楼纪事》兼论藏书的哲学

刘　芳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余三定先生的南湖藏书楼是对传统藏书楼的继承和发展，它不只是文人的精神寄托，亦是文人的理想国；其《南湖
藏书楼纪事》一书蕴含的藏书思想，对当下时代精神的建构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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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书楼，一个仿佛历史的遗留物，似乎要被图书
馆甚至电子媒介这样不同空间所取代，可是，正是这

样一个传承文明的场域充满了东方灵韵。中华文化

的传播与藏书楼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藏书楼也

是一条走进中国传统文化的通道。甚至可以说，没

有藏书楼就没有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历史的变迁总

会留下空间的烙印。图书馆是西学进入中国的空间

标志，电子媒介通向未来的空间标志，而藏书楼则连

接着过去。“南湖藏书楼”和中国传统历史当中遗留

下来的图书馆不一样，“南湖藏书楼”今韵与古韵虽

不相同，但古韵、今韵却能在这里交汇。读《南湖藏

书楼纪事》（余三定等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８月第１版），在藏书楼中可观天地，可听风雨。如此
佳境，正是文人的“理想国”。

　　一　“理想国”的哲学内涵

柏拉图认为在理想国中“正义”指的“不是关

于外在的‘各做各的事’，而是关于内在的，即关于

真正本身，真正本身的事情。这就是说，正义的人

不许可自己灵魂里的各个部分相互干涉，起别的部

分的作用。”［１］２０５－４９２柏拉图把人的心灵比做音乐，

心灵的和谐就“仿佛将高音、低音、中音以及其间的

各音阶合在一起加以协调那样”［１］２０５－４９２。同样，

《乐记》中提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

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

到，音乐就是文。而且，柏拉图借苏格拉底指出“就

词而论，我想唱的词和说的词没有分别，必须符合

我们所讲过的那种内容和形式。”在古希腊，一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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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诗歌，包括诗词、节奏和和声。所谓正义的灵

魂，就是它各个部分充分地发挥了其相应的作用，

并不逾越，就好像音乐一样的和谐。柏拉图认为音

乐作用于人的心灵，使所有这些部分由各自分立而

变成一个有节制的和和谐的整体。中国文人同样

讲求内在的和谐，进一步讲是外在的和谐，天人之

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且应当安排好真

正自己的事情，首先达到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的

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孔子在《论语》中提到，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远，不可以常处乐。仁者安

仁，智者利仁。”（《论语·里仁》）柏拉图将人的心

灵比作音乐，正义便是人进入一种和谐的状态，如

音乐一样按照节奏、韵律、音阶的不同和谐地成为

一个整体。“他都相信并称呼凡保持和符合这些和

谐状态的行为是正义的好的行为，指导这种和谐状

态的知识是智慧，而把只是起破坏这种状态作用的

行为称作不正义的行为。”［１］２０５－４９２而《乐记》中则提

到“乐者，天地之和也”，所以，对于中国文人而言，

欲获得内在的和谐就意味自身内在秩序的和谐，这

其中就孕育着中国文人慎独的思想，而中国文人独

处多与书为伴。另外，中国文人十分重视读书的环

境，昔孟母三迁，就是意识到空间环境会影响人读

书习惯的养成。

柏拉图反对模仿，但认为“如果要模仿的话，应

该从小起模仿与他们专业有正当关系的人物———

模仿那些勇敢、节制、虔诚、自由的一类人物。凡与

自由人的标准不符合的事情，就不应该去参与或巧

于模仿。”［１］１２０－４９２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充分强调

“征圣”的重要性，所以，对于读书而言，无论是读书

的内容还是读书的空间环境，都需要谨慎对待，良

好的读书空间环境对人读书习惯的培养无疑起到

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藏书楼所营造出的读书氛围

和对书的尊崇自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书人。

从精神的层面来讲，建构东西方“理想国”有相

同又有许多不同，首先，柏拉图理想国的核心是“理

念”，中国文人理想国的核心则是“文”。“理念”是

抽象的，“文”却是具体的。柏拉图的“理想国”是

对现实社会图景的改造，而文人则在现实图景之外

另绘了一幅关于心灵的图景，这就是“文”的世界，

而“书”是承载“文”实体。当“文”进入“书”，“文”

的面貌就发生了巨大改变。从“口”到“书”，这种

书写媒介的转化标志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

的转换。在口传时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最为

亲近，人与人的交流和沟通是当下的，面对面的。

进入到书写媒介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向人与人之

间的社会伦理关系转变；进入电子媒介时代，人与

自然的关系变得疏远了，人与人的之间关系又开始

转化为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机器的关系，从某种

程度上来说，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所使用的

“物器”的发展史，这些“物器”作为人类衍生物，是

人存在的表征。当人开始使用工具的时候，便与动

物区别了开来，也就是说，人与动物真正的区别在

于人“善假于物”，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不论

谈到什么事物都有三种技术：使用者的技术、制造

者的技术和模仿者的技术。”当其进入实用层，即日

常生活视阈中时，便可称为技术；当其进入人欣赏

的视阈中时，便是艺术，因此，可以说“艺术”是谓

“技术”之精粹。“文”天地之心，当“文”进入人

“心”，最初人所寻求的表达的媒介正是人自身，无

论是通过“口”还是“手”，都是“文”的表达，“心”

的表达。其实，所谓“天文”，是天的运动和变化，所

谓“人文”，是人心的运动和变化。以“口”和“手”

为媒介通过文字来表达是为“文”也，“文”之精粹

为“诗”，以声为媒介通过“口”来诵唱的为技、为

艺，其形式为歌，以“身”为媒介通过“肢体”来表达

的为技、为艺，其表达形式为“舞蹈”，以“线条、色

彩”作为媒介通过“手”来描绘同为艺，其形式为绘

画，传统的“文、艺”都借助人的肢体来表达，“文、

艺”都是心的表达，而“技”则是对形的模仿。不

过，“文”通过“字、语言”是对“心”一种表达。

“字”的形成过程是万事万物秩序化的过程，为

“文”的过程正是用心驭字的过程，当“文”发展为

“书”，“书”成为人独语的开始，“书”反过来又成了

人孤独中的伴侣，“文”是“书”的空间承载，藏书楼

又是“书”的空间承载。因此，“有书”，有“读书”，

进而有“藏书”。但是，现代社会，人们不藏书也可

以读书，为什么还有人乐此不疲地藏书呢。

　　二　藏书楼的现代哲学

藏书，重视的是书所营造的氛围和空间感受。

藏书可调动人多方面的身体感官，书香调动人的味

觉，通过味觉刺激人的大脑，书进入了人的眼睛，直

接刺激人的视觉，而人在书的环境中更是能够感受

到一种书的氛围直接带人进入到人无意识的层面。

广告正是利用了人的这种无意识接受的心理学图

式，藏书也正是为了建构一种场域，促人读书的场

域。藏书的核心是场域的建构，余三定先生修建南

湖藏书楼正是这样场域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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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应该注重文学媒介的存在，“在现代

传媒强势接入社会生活和文学活动的今天，忽视媒

介要素存在的四要素范式已经暴露出了不能充分

解释文学活动事实的理论局限。”［２］笔者则认为，除

了注重文学的媒介存在，更要注重文学的场域存在

之维。关于书的哲学，一直以来，都是以“文”作为

哲学本体的，并建构了“以文为中心”的本体论哲

学。中国最早的书籍当中，许多作者的名字并不出

现，《吕氏春秋》中许多作者的名字都被隐去，而为

人们所熟知的是编书者的姓名，《诗经》里许多诗歌

的作者同样佚名。最初，文学是以口传的形式存在

的，流传过程中，作者的名字慢慢被人遗忘，只留下

了作品。先古之人并没有版权意识，文的作用在于

抒发感情、交流情感，在流传过程中，人人都是作

家，因此作家被忽略了。随着书写工具的发明，

“文”进入到了“书”的世界当中，从此，“书”便成了

“文”，“文”便是“书”，“书”和“文”的合一。“天地

人”三才合一，由此来看，“人化”的过程，同时也是

“文化”的过程，“文”是人观天地、感悟天地的过

程，“文”是天地间的精神。“书”或龟甲金石刻之，

或丝绢造之、或竹木为之，均天地有形之造也。

“文”和“书”的合一是“天地人”的合一。同时，

“文”和“书”的结合，意味人类历史的开始。历史

是通往过去的记忆，但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没

有记录就没有历史”，没有龟甲、壁画、器物、书籍等

的留存，就难觅历史的踪迹。有了这些器物，便留

存了基本的历史客观性，但这些，又是历史本身的

沧海一粟，余下的都留给了想象。总之，“文”和

“书”结合，文学开始具有了史的意味，同时，文也具

有了物理的存在方式———书。有书，就需要书的物

理存在空间，这也欲求着藏书楼的诞生。

当进入“书”为本体的阶段后，人从与“天地”

同游的世界中，进入了“人”的世界当中，这是在

“文”实体化为“书”过程中完成的。当人开始读书

的时候，人就进入个体玄思的空间当中了，读书观

道，需要“涤除玄鉴”“澄怀味象”，读书人开始了自

我修炼，于是，读书人“自律”的时代开始了，所谓文

人理想人格范式就是文人自律的结果，文人渐渐地

开始爱书如命，文人不苟于世的人生态度大抵因为

文人比一般人而言，多了另一个世界，那就是文人

独有的理想国，一个可供文人“独善其身”的世界。

不过，中国文人最渴望的是“兼济天下”，如能在现

实世界中有所作为，便是文人理想和价值最高的

实现。

在第三个层面的理想国当中，所谓以文为心的

现实世界，指的是一个读书的世界，一个实践“文”

和“书”的世界，也就是现实世界“文化”的过程。

“以文化之”使现实世界变得更美好，这是文人的理

想。余三定先生在他《我的快乐读书观》中指出，现

代社会，大学生接受教育并不等于“读书”。接受教

育是一种被动的行为，所读课本乃通识读物，像这

样的书，意在传授知识，是知识上的扫盲，只能算文

人意义上“识字”的阶段。“教育”和“读书”多有重

叠之处，而且在受教育的时间内“读书”是最便利

的。但是，二者还是有差别的，教育意在塑造人，意

在使学生合乎社会既有之规范，这是现代人读书受

教育的基础。但是，“读书”却是让人发现自身。因

此，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些人虽然并没有接受

高校教育，但却在社会中获得了成功，而接受过高

等教育的人中也不乏庸人。

余三定先生藏书的哲学正是建立在“读书”哲

学基础之上的。“读”，将本体转向了“读书的人”，

不再以“书”作为本体，也是现代读书哲学和传统读

书哲学的不同，口传时代的文学以“文”为主，进入

传统社会则以“书”为主，而进入现代社会，则转向

了“读”。首先，不同的人读同一本书，感受体悟各

不相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来读，感受体

悟也不相同。而且，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物质

的极大丰富和图书馆业的发达，获得书的渠道相对

古人更加便利了，对于个体来说，“读还是不读”，

“是读还是看”，“是读还是听”，摆在现代人面前的

选择实在太多了。因此，“读”“读什么”“用什么方

式来读”这些对于现代人来说都是问题。最后，读

书哲学是如何如何进入到藏书哲学的呢。随着媒

介技术的发展，现代社会，人们读书的渠道变得多

样，电子媒介大有取代纸媒的趋势。在这种的背景

下，“藏书”更多了后现代的语境。现代人藏书和古

人藏书也变得不同。

湖湘文化渊源流长，秦汉便已闻名，宋代随着

书院的兴盛，湖湘文化蔚为大观，这其中书院的发

展为湖湘人带来了文化上的自信。历史上，湖南围

绕书院展开的藏书、读书活动不胜枚举。中国历史

上，书籍命运之多舛令人咋舌，早有秦始皇的焚书

坑儒，后有乾隆年间修撰四库全书大刀阔斧的删

减，因此，书籍的保存是难的，为了保护书籍，古人

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每一本书传承下来，都是

令人心中生敬的。对于今人而言，各种各样的纸媒

文本都有电子文本，书籍这种数字化的存在方式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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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巨大的便利。还有各种阅读器的发明似乎开始

宣示纸媒在未来可能走出人们的生活，那么，书还

要不要藏，民间藏书的意义又在哪里？难道仅仅是

一种爱好。民间藏书，先不论所藏之书的价值，就

藏书本事来看，民间藏书，是对书籍最深的敬意。

另外，民间藏书还是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无论古人还是现代人藏书都更看重书籍的实用功

能，但是若仅仅论及对书籍的使用，自然不必藏那

么多的书，那么多的书也势必是看不完的，因此，藏

书一事，在功能之外，古人之趣、今人之趣不同，古

人藏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存和传承。对于现代

人而言，藏书的语境发生了变化，藏书的作用和意

义也自然发生了转化，对今人而言，藏书于社会是

氛围的营造，于个人如隐终南之山，同时，又如增加

了一条通过藏书楼回望古人的时空隧道。

　　三　文人的理想

何为“文人”？从文字形义学的角度来说，

“文”同“纹”，在《文心雕龙》中便以器物之“纹”为

“文”。《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中提到“经纬天地

曰文。”《文心雕龙》中又进一步指出了这二者之间

的关系，“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最初的

“文”指的是天地之心。朱熹说“文人，先祖之有文

德者，谓文王。”（朱熹《诗集传·卷十八》）这里的

“文人”是以君王为代表的政治领袖，文指的就是礼

乐制度。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文人指的有文德的

人。后来，“文人”指的是“士人群体”，“士人”是沟

通王和道的人。发展到魏晋时期，“文人”的含义发

生了变化，这一时期“文人”指的是：“辞赋之士”

“文章之人”。文采即“采掇成书，以上书奏记者”，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文人”就是“辞人”。发展到近

代，文人主要指的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这个概

念大约出现在１９世纪，是近现代才传入中国的西
方概念，而知识分子主要是指能够融会批判意识或

以道义情感而连结起来的集体想象共同体。作为

文人往往“对思想、对感情、对社会人生的体会和领

悟比一般人更敏锐，追求更执着”。［３］总之，可以说，

在中国“文人”是可为天地立心、立功、立言、立德的

人。当然，历史上亦不乏对文人的贬斥，这主要是

因为文人渐渐失去了“士大夫”实践的品格。

最后，在现代化的语境下，“文人”“知识分子”

应该具有怎样的使命？知识分子为社会立法的时

代已然过去，“文人”“知识分子”从日常生活方式

的层面为大众提供更好生活方式作为一种参照，并

通过思想、语言和行动激发大众对更健康生活方式

的想象，应当是当代文人的责任。当代社会人受

“物”的支配严重威胁到了人的存在。藏书却是一

种诗意的栖居方式。藏书，在今日还意味着是对消

费化生活方式的变革。另外，藏书之所也是以文会

友绝佳的场所，可以说“以酒会友不如以茶会友，以

茶会友不如以书会友”，余三定先生以书会友，以书

聚友，南湖藏书楼不但有知名学者来访，也有后学

青年来藏书楼参观、学习和交流，藏书楼每年都会

和北大《研究生学志》联合举办学术交流活动。从

现实的层面来讲，余先生的藏书楼具有：藏书、读

书、谈书和研讨的多重功用。［４］从影响的层面来讲，

藏书，匡社会风气，正民众德行，是引导重塑社会价

值观的实践活动，亦当代雅士所为也。

余三定先生藏书楼建成已有１７年，余先生逐
步形成了自己关于藏书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和实

践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转化为哲学，其中，余先生在

他的那篇《我们的思维认识存在严重问题》一文中

指出，读书和行动二者不能截然区别一个先后，二

者是并行的。同时，他还强调对不同思维阶段的人

应该说不同的话，话语要依据语言背景（场合、接受

者）来讲才是合适的。余先生早年便是学习西方哲

学的，但在其文字中，充溢着一种浓烈的湖湘文人

重视传统、重视文化的哲学气息，强调“经世致用”

的精神。余三定先生早年更多的将精力投注到文

墨典籍的搜藏和藏书楼建设方面的实践工作。现

如今，恰逢余三定先生卸任公职之际，将余三定先

生的藏书思想、教育观念和办学实践略作总结，或

许有补于当下时代精神之建设、文化传统之保留和

藏书品格之弘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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